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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科圣地”的演变与尼日利亚反恐政策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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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世界多地呈现蔓延态势，对
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各国安全构成威胁。 在西非地区，集宗教极端主义与

恐怖主义于一身的“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及其邻国的安全构成严峻挑

战。 “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兴起和蔓延与伊斯兰主义在西非地区

的历史积淀和现代勃兴密切相关。 尼日利亚民生问题积重难返、国家治理

薄弱和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渗透等因素，催化了“博科圣地”的异变。 布哈

里总统上任以来，尼日利亚应对“博科圣地”问题的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在改善北部落后与贫困、降低青年失业率、加强地区和国际反恐合作等

方面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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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是尼日利亚三大宗教①之一，传入历史比基督教悠久，对尼日利亚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等领域影响深远。 尼日利亚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原伊斯兰

会议织）成员国，国内穆斯林人数占总人口的 ５０％，超过埃及穆斯林的总数。② 尼日

利亚与中东地区关系密切，除每年有大量穆斯林赴麦加朝觐外，１９７１ 年尼日利亚加

入“欧佩克”后利用石油武器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斗争。 与此同时，教派冲

突、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在尼日利亚日益突出，并与中东地区的同类问题

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的兴起、异变、坐大、衰退和反弹，深
受尼日利亚伊斯兰主义发展、国家治理薄弱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等因素的影响。
“博科圣地”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以及尼日利亚内部民族宗教问题的交互影响，决定了

打击“博科圣地”需要综合施策。

一、 尼日利亚伊斯兰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博科圣地”并非尼日利亚境内出现的第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但如今却异变成

为尼日利亚迄今危害最大、影响最广、国际性最强的一个恐怖组织。 “博科圣地”的
兴起及其极端化历程，同尼日利亚历史上伊斯兰教的发展，特别是伊斯兰主义的兴

起及尼日利亚北部宗教认同关系密切。

（一） 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主义的历史根源

公元 １１ 世纪后半叶，伊斯兰教传到加涅姆—博尔帝国（今尼日利亚北部一带），

１４～１５ 世纪传至豪萨城邦。 起初，伊斯兰教只是宫廷和商界的宗教，通过穆斯林教

师和商人和平地在尼日利亚北部传播。 至 １７ 世纪，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北部许多城

市广泛传播。 １８ 世纪后半叶，西非地区兴起了以“净化伊斯兰教”为主要内容的“圣
战”运动，领导者是富拉尼伊斯兰学者奥斯曼·丹·福迪奥（１７５４～１８１７ 年）。

丹·福迪奥出生于戈比尔，幼年即学习《古兰经》，师从 １８ 世纪著名的柏柏尔学

者乌玛尔学习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后研习苏非主义，成为卡迪里教团的首位领袖。
丹·福迪奥游历豪萨城邦传播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学者。 戈比尔

国王雍发上台后，同丹·福迪奥和富拉尼人的关系逐渐恶化。 丹·福迪奥及其追随

者被迫逃亡，于 １８０４ 年对豪萨国王发动“圣战”。 该事件成为伊斯兰政治力量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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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传统宗教是尼日利亚的三大宗教。
尼日利亚总人口达 １．９ 亿，其中穆斯林数量达 ９５００ 万，人口占比 ５０％；埃及总人口达 １．０４５ 亿，其中穆

斯林数量达 ８，７７８ 万，人口占比 ８４％。 数据来源：《尼日利亚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ｆｚ＿６７７３１６ ／ １２０６＿６７８３５６ ／ １２０６ｘ０＿６７８３５８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埃及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ｆｚ＿６７７３１６ ／ １２０６＿６７７３４２ ／ １２０６ｘ０＿６７７３４４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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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 豪萨国王倒台后，索科托哈里发国（１８０９～１９０３ 年）
随之建立。 然而富拉尼人征服豪萨城邦后，却接受了豪萨人的语言和文化习俗，两
个民族相互通婚，逐渐融合成尼日利亚的第一大民族豪萨—富拉尼族。 在整个 １９ 世

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战士不断向东、西和南部发动“圣战”，开疆扩土，传播伊斯兰

教。 一方面，伊斯兰教成为维系索科托哈里发国不同民族的纽带；另一方面，“圣战”
所宣扬的穆斯林皆平等的理念并没有实现，特别是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小民族，地
位明显低于富拉尼人。 在向外围发动“圣战”期间，富拉尼人的统帅甚至会拒绝一些

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以此获得奴隶来进行城市扩建和维护哈里发国的繁荣。① 这种

状况导致大量弱小民族向哈里发国的南缘，即中部地带逃亡，不少人最终皈依了基

督教。 中部地带也因此成为北部伊斯兰文化与南部基督教文化的分界线和缓冲区。
索科托哈里发国是当时西非最大的国家，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尼日利亚北部占主

导地位的宗教，丹·福迪奥也被认为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教的奠基人，其“圣战”思想

和创建哈里发国的实践，甚至成为某些宗教极端组织意识形态和建国合法性的来

源。 马里的“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推崇的是丹·福迪奥的思想而非现代伊斯兰主

义；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在 ２０１１ 年的一份公开信中质问卡诺州州长：“努力恢复

丹·福迪奥昔日的荣光，何罪之有？”②丹·福迪奥的“圣战”思想及索科托哈里发国

的历史影响，构成了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意识形态根基，在英国殖民统

治时期又得到人为强化，成为民族国家构建的一大障碍。
（二） 英国“间接统治”强化北部伊斯兰认同

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征服尼日利亚南部时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但在北部受到了

索科托哈里发国的顽强抵抗，感受到了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抗争。 鉴于索科托哈里发

国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为降低殖民成本和弥补人手不足，卢嘉德勋爵建

立了“间接统治”制度，选择与富拉尼埃米尔合作，对哈里发国进行改造，以服务殖民

当局的利益。 在殖民统治时期，北部局势相对稳定，为安抚埃米尔，殖民当局有意识

地打压基督教传教士在北部的传教活动，将传教士的活动范围限定在特定区域，这
为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提供了空间。 但是，“间接统治”使得北部地区继续处于封

闭保守的境地，与接受社会变迁的南部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在教育方面体现得

尤为明显。 因此，历史将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交给了南方人，
特别是受西式教育、信奉基督教的伊博人手里。

当北部穆斯林贵族意识到这一点时，甚至以北部尚未做好独立准备为由，试图

延缓尼日利亚的独立进程。 有学者指出，历史上并没有统一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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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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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存在三种民族主义，即北部豪萨—富拉尼民族主义、南部约鲁巴民族主义和伊

博民族主义。① 尼日利亚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三种力量的角逐和妥协中完成的。 自独

立伊始，北方穆斯林统治阶层就担心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南部基督徒则担心幅

员辽阔的北方会使整个国家走向伊斯兰化，这两种心态成为尼日利亚独立后民族宗

教冲突的根源。
（三） 伊斯兰主义加速蔓延

尼日利亚独立后不久，国内便爆发了数起政变和一场内战，南北民族宗教矛盾

的激化是造成内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尼国内宗教冲突逐渐加剧，
伊斯兰教内部冲突、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国家教俗矛盾的激化此起彼伏。 在伊

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下，要求在尼日利亚全国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呼声进一步加重了整

个国家的紧张情绪，民众对爆发宗教战争的担忧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来自利比亚、
巴基斯坦、沙特、苏丹的穆斯林宣教者不断涌入尼日利亚，②外部宗教力量的影响不

断上升。 １９７７ 年，立宪会议就在联邦层面设立伊斯兰教法上诉法庭进行激烈辩论。
类似的一幕在 １９８８ 年的立宪会议上再次出现，虽被总统巴班吉达紧急叫停，但此后

要求在尼日利亚恢复伊斯兰教法的呼声从未停止过。
１９９９ 年，北部赞法拉州新任州长萨尼提出效仿沙特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赞法

拉州成为首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州。 至 ２００１ 年，尼日利亚 ３６ 个州中北部的 １２ 个州

不同程度地实行了伊斯兰教法，并设立了州一级的伊斯兰教法法庭。③ 这些州还纷

纷立法，禁绝赌博、酗酒和卖淫等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不端行为；设立专门的征税机

构和负责执行伊斯兰教法的民兵卫队；设立州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和乌里玛（宗教学

者）理事会；卡诺州和赞法拉州还设立了公共投诉与反腐委员会。 此后，因伊斯兰教

法问题引发的冲突不断。 北部诸州恢复伊斯兰教法的实践，表明伊斯兰主义在尼日

利亚北部的影响已上升至制度层面；与此同时，实行伊斯兰教法引发的南北民族宗

教冲突进一步加深了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难度。 其一，它对国家世俗的政治制

度提出挑战；其二，北部穆斯林宗教认同加深，刺激了南部基督徒的宗教认同，对尼

日利亚的国家认同构成挑战；其三，伊斯兰教法的实行对伊斯兰主义在尼日利亚北

部的发展起到了示范效应。 正是在此背景下，“博科圣地”逐渐兴起、发展和发生

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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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伊斯兰主义组织向恐怖组织的异变

“博科圣地”系豪萨语和阿拉伯语的组合词，意为“禁止西方教育”①，正式名称

为“致力宣教与圣战的遵训者组织”，最初系 ２００２ 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首

府迈杜古里兴起的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 该组织创始人穆罕默德·优素福是一位

曾受过专门培训的萨拉菲主义者。② “博科圣地”的宗旨是宣扬伊斯兰主义，主张在

尼日利亚实行伊斯兰教法，宣扬以伊斯兰神权国家取代世俗国家。 在与尼日利亚政

府的较量中，“博科圣地”逐渐由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异变为恐怖组织，给尼日利亚

和西非地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之一。 “博科圣地”打着伊斯兰旗号，从起初较为平和地宣扬伊斯兰主义，到最终背

离伊斯兰教，异变为一个恐怖组织。
（一） “博科圣地”问题成因

关于“博科圣地”兴起的原因，学界主要从国家治理、身份认同等角度予以解

释。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合法性在于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安全、
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就业机会和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司法体系等。 一旦国家无法

履行这些职责，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长此以往，一些生活无着落、挫败感严重的

民众就会铤而走险，寻求极端路径。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被边缘化群体面对

自身的贫困、失业、社会地位低下以及精英阶层腐败等社会现实时，要么通过强

化宗教认同等身份认同来寻求精神慰藉，要么被包括宗教极端势力在内各种势

力操纵利用，成为攻击政府的工具。③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宗教极端组织的出

现，既是政府治理不力导致民众反抗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北部保守宗教环境的

产物。
第一，民生问题突出。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尼日利亚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出

口，成为典型的“食利国家”，腐败问题尤其突出。④ 单一的石油经济发展导致农村、
农业受到忽视，大部分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 ２０１０ 年尼日利亚贫困率达 ６９％；西北、

·３６·

①

②

③

④

“博科”（Ｂｏｋｏ）是豪萨语，从英文单词 ｂｏｏｋ（书）演变而来，引申为西方教育；阿拉伯语 Ｈａｒａｍ 意为“非
法之物”、“被禁止之物”。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合起来就是“禁止西方教育”。

“萨拉菲”系阿拉伯文单词 ｓａｌａｆｉ 的音译，指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传统、效仿先知穆罕默德前

三代弟子言行的穆斯林。 萨拉菲派基本上都是伊斯兰主义者。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Ｍａｉａｎｇｗａ ｅｔ ａｌ．， “Ｂａｐｔｉｓｍ ｂｙ Ｆｉｒｅ：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ｄａｙ， Ｖｏｌ． ５９， Ｎｏ． ２，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２， ｐｐ． ４２－４４．
Ｔｏｙｉｎ Ｆａｌｏｌａ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Ｍ． Ｈｅａｔ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８３－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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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尤为突出，分别高达 ７７．７％和 ７６．３％。① “博科圣地”之所以在尼日利亚东

北地区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展问题在当地长期不被重视。② 在石油财富

的支撑下，尼日利亚迎来了城市化浪潮，大量农村青少年涌入城市谋生。 面对就业

岗位稀缺的现实，不少人因根本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头，甚至沦为乞丐。 一些伊斯

兰组织、极端组织、犯罪团伙向他们提供食宿和零工，将失业青年招募入伙。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宣扬革新伊斯兰教、抵制西方消费文化的“诅咒者运动”虽得不到主流穆斯

林群体的支持，但在城市生活无着的青年群体中间很有号召力。 “博科圣地”的成员

不仅包括城市无业青年，还有许多伊斯兰学校的学生、③大学在校生和失业的毕业

生。 “博科圣地”兴建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招收尼日利亚贫困家庭子弟，就连邻国

尼日尔、乍得的一些家庭也将孩子送来读书。④ 贫穷、落后、被边缘化以及腐败、贫富

悬殊、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往往成为当代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⑤，这些因素

也是“博科圣地”兴起的重要原因。
第二，南北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尼日利亚北方穆斯林与南方基督徒之间的民

族、宗教矛盾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成为双方不时爆发冲突的导火

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围绕国家世俗性、伊斯兰教法等问题展

开激辩，甚至升级为暴力流血事件。 尼日利亚北方地域辽阔，穆斯林人口众多，长期

居于国家权力中心，加之北方 １２ 州不同程度地实行伊斯兰教法，南部基督徒承受较

大压力。 南部主要是基督徒聚居区，但基督徒在当地难以独当一面。 在西南部约鲁

巴人聚居地，穆斯林和基督徒数量相当。 在东南部伊博族聚居地，基督教虽占主导

地位，但伊博人在政治上长期被边缘化。 由此看来，南部基督徒对北部穆斯林企图

将整个尼日利亚伊斯兰化并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担忧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博
科圣地”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但该组织却利用尼日利亚南北地区差距，特别是穆斯

林同基督徒的矛盾大作文章。 南方不少民众认为，“博科圣地”出现在北部，是北方

的问题，几乎不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不少政府高官和政治家也持类似的观点⑥，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２０１０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 ２０１２，
ｐ． ４，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ｉ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ｂ４１０ｃ２６ｃ２９２１ｃ１８ａ６８３９ｂａｅｂｃ９ｂ１４２８ｆａ９８ｆａ３６ａ．ｐｄｆ，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８ 日。

Ｊｏｈ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７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ｐ． 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ｆｒ．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ｕｎｔｅｒ⁃ｎｉｇｅｒｉａｓ⁃ｂｏｋｏ⁃ｈａｒａ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 Ｈａ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Ｑｕｒａｎ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 ／

Ａｌｍａｊｉｒａ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ｐｐ． ８３－８４．

吴传华：《“博科哈拉姆”：尼日利亚的塔利班》，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期，第 ４３ 页。
叶小文：《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第 ３ 版。
Ｖｉｒｇｉｎａ Ｃｏｍｏｌｌｉ，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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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造成的挑战。
第三，国家治理脆弱。 辉煌的历史和尼日利亚独立后北方穆斯林长期掌权的现

实，使得北方人头脑中出现了国家领导权应由北方穆斯林执掌的思维定式。 伊斯兰

主义者甚至宣称“北方人注定是尼日利亚的领导者”①。 经过一系列政变、战乱、协商

和妥协，穆斯林和基督徒“轮流坐庄”成为双方之间不成文的政治惯例。 得益于这一

惯例，尼日利亚自 １９９９ 年实现还政于民以来，政局保持了基本稳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北方穆斯林总统亚拉杜瓦任期内病故后出现了权力真空，引发国内激烈的政治斗

争。 在国民大会的介入下，尼日利亚基督徒副总统乔纳森继任总统。 北方穆斯林认

为，亚拉杜瓦任期未满即病故，下届总统理应出自穆斯林。 但乔纳森继任总统后，利
用政治优势最终在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获胜，引发北方穆斯林强烈不满，一些州爆发大规

模骚乱事件。 伊斯兰极端分子大肆渲染、夸大并利用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矛盾，
借总统选举煽风点火，骗取穆斯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第四，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渗透。 历史上，尼日利亚北部豪萨城邦曾是穿越撒哈

拉沙漠贸易、伊斯兰教传播和伊斯兰学术的中心。 进入现代以来，这种特殊的地缘

环境却为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渗透提供了便利。 马里、尼日尔、乍得等尼日利亚

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民生和腐败问题突出，近年来伊斯兰势力出现上升趋势。
实际上，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地带的蔓延不无关

系。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在遭到阿尔

及利亚政府军的追剿后退居南部沙漠地区，深入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乍得境

内活动，除袭击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队外，还绑架人质，贩卖人口，走私香烟、燃料和

武器以获得资金来源。②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发表声明，宣
布效忠“基地”组织，并于 ３ 年后与“基地”组织正式结盟，易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 此后，该组织不断扩充力量，大量吸收本土恐怖分子，其成员遂成为“基
地”组织在西非、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主力军。

“博科圣地”的持续坐大与周边极端势力的渗透和相互勾连密切相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卡诺爆炸案后，联合国报告指出，“博科圣地”不少成员来自乍得。 时任尼日利亚

总统乔纳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涉案的 ２００ 多名嫌疑犯中有 １６０ 多人来自乍

得。③ 同月，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外长在毛里塔尼亚首

·５６·

①

②

③

Ｕｋｉｗｏ Ｕｋｏｈａ，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ｔｈｎｏ⁃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１， ２００３， ｐ． １３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Ｆａｃｔ ｏｒ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９２，
Ｍａｒｃｈ ３１，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８－２０．

范基荣、张建波：《尼日利亚宣布对“博科圣地”开战》，人民网，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 ／ ＧＢ ／ １６９６２１４６．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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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努瓦克肖特出席会议期间指出，“博科圣地”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存在联

系，各国就采取行动共同打击极端组织达成共识。 这表明，“博科圣地”的溢出效应

已对包括西非和北非地区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
（二） “博科圣地”的异变

从 ２００２ 年成立至今，“博科圣地”经历了从伊斯兰主义组织向恐怖组织的转变。
从时间上看，２００９ 年是这一转变的分界点。

伊斯兰主义在尼日利亚并不新鲜，“诅咒者运动”与“博科圣地”具有许多相似之

处。 起初，“博科圣地”并没有走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的道路。 该组织原头目穆

罕默德·优素福认为非伊斯兰国家都是不合法的，强烈谴责加入现政府的穆斯林并

要求他们退出世俗政府。 “博科圣地”反对道德败坏和腐化堕落，重新确立伊斯兰文

化认同和价值规范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其主张大多脱离现实和违背客观规律。 该组

织不仅反对西方教育、文化和现代科学，还反对穆斯林参加投票选举。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博科圣地”部分成员在包奇州首府包奇市要求当地警察局

批准组织大型集会以宣扬伊斯兰主义遭拒后，断然向警方开枪，流血冲突很快蔓延

到博尔诺州、约贝州及卡诺州。 ２８ 日，时任尼日利亚总统亚拉杜瓦颁布总统令，要求

国家安全机构严厉打击北部宗教极端组织。 ３０ 日，尼日利亚政府发表声明称，上述

四州的骚乱已基本平息，政府军全面包围了“博科圣地”头目优素福在迈杜古里的住

所。 ２００９ 年骚乱造成 ８００ 多人死亡，其中多数为“博科圣地”成员，优素福在被俘后

被当局处死。① 尽管“博科圣地”领导层遭受重创，但其成员仍在松散的领导下继续

活动，并在迈杜古里、阿布贾等地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
“博科圣地”主要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实施恐袭。 首先，大选前后是包括“博科圣地”在内的

伊斯兰极端势力最为活跃的时段。 ２０１１ 年大选期间，“博科圣地”在卡杜纳、阿布贾

及迈杜古里至少制造了 ５ 起爆炸袭击事件。② ５ 月 ２９ 日乔纳森总统就职典礼日，“博
科圣地”在首都阿布贾等地策划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２０１５ 年伊始，当乔纳森宣布谋

求连任时，“博科圣地”又在北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屠城”事件。 其次，“博科圣地”
选择传统宗教节日频繁制造恐袭。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穆斯林宰牲节前夕，“博科圣地”在
迈杜古里、约贝州首府达马图鲁和波蒂斯库鲁发动系列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教堂、清
真寺、银行、警察局和兵营等，至少造成 １５０ 人死亡。③ 同年圣诞节，“博科圣地”又对

·６６·

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ｏｋ，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Ａ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Ｔｈｅ Ｊａｍｅｓ Ａ． Ｂａｋｅｒ ＩＩ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Ｒｉ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０－１１．

Ｉｂｉｄ．， ｐ． １７．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ｙ Ｓｅｒｇｉｅ ａｎｄ Ｔｏｎｉ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ｒｃｈ 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ｆｒ．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ｂｏｋｏ⁃ｈａｒａ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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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座教堂发动袭击。 “博科圣地”选择重要时间节点发动恐怖袭击，往往事前精准策

划和组织，以求实现恐怖效应的最大化。
第二，根据力量对比选择袭击目标。 “博科圣地”的袭击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硬目标”，如警察局、监狱、兵营等军事设施以及安全防护较高的政府机

构；另一类是“软目标”，包括教堂、清真寺、学校、汽车站、市场、平民、基督徒、外国人

等。 然而，“博科圣地”对袭击目标的选择往往不作严格区分，主要根据当时自身实

力发动恐袭。 ２０１０ 年，“博科圣地”在包奇州策划了一起越狱事件，７００ 多名囚犯得

以逃脱。①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联合国驻尼日利亚机构大楼遭遇自杀性袭击事件，造
成 ２３ 人死亡、１１６ 人受伤。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博科圣地”在北方最大城市卡诺制造了

数起炸弹袭击事件，以报复当地政府拒绝释放其一名成员，导致近 １９０ 人死亡，其中

大多数是警察和狱警。③ “博科圣地”经常针对女学生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等“软目

标”发动袭击。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劫持了博尔诺州奇布克镇一所中

学的 ２７６ 名女学生，此后虽然其中的 ５７ 人侥幸逃脱，但仍有 ２１９ 人下落不明。④ 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博科圣地”还大量招募童子军，２０１６ 年约有 ２，０００ 名

儿童被“博科圣地”强征入伍。⑤ 此外，汽车站、市场、宗教场所以及偏远的学校、村庄

等“软目标”都是“博科圣地”的袭击对象。 频繁发动针对“软目标”的袭击，也是恐

怖组织实力下降的表现。⑥

第三，“博科圣地”的危害程度不亚于“伊斯兰国”组织。 与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相比，“博科圣地”的残忍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２０１５ 年恐怖主义指数》，
２０１４ 年“博科圣地”制造的恐袭共造成 ６，６４４ 人死亡，较 ２０１３ 年激增 ３１７％，高于同

年“伊斯兰国”组织恐袭致死人数（６，０７３ 人），成为全球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

一。 “伊斯兰国”组织恐袭致死人员中 ４４％是平民，这一比例在“博科圣地”袭击事件

中高达 ７７％。⑦ ２０１５ 年新年伊始，“博科圣地”在博尔诺州一周之内屠杀了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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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ａｎｉ Ｍｕｈｄ Ｓａｎｉ，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Ｂａｕｃｈｉ Ｐｒｉｓｏｎ —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Ｆｒｅｅｓ ７２１ Ｉｎｍａｔｅ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０．

《联合国公布在驻尼日利亚机构大楼爆炸案中遇难者名单》，人民网，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ＧＢ ／ ５７５０７ ／ １５６７１８２６．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ａｄｉａ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ｏｍ ／ ｔｏｐｉｃ ／ Ｂｏｋｏ⁃Ｈａｒａｍ，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徐晓蕾：《这个组织比“伊斯兰国”杀人更多》，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１１ ／ ２１ ／ ｃ＿１２８４５２７４４．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 ２，０００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Ｕｓｅｄ Ａｓ Ｃｈｉｌ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 Ｕｎｉｃｅｆ，”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ｎｇｒ．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ｂｏｋｏ⁃ｈａｒａｍ⁃２００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ｕｓｅｄ⁃ｃｈｉｌｄ⁃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ｕｎｉｃｅｆ ／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朱素梅：《恐怖主义加强“软目标”袭击现象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３７－３８ 页。
徐晓蕾：《这个组织比“伊斯兰国”杀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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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在占领巴加市后进行了大规模屠城行动，３，０００ 余座建筑被夷为平地。① “博
科圣地”的罪行充分暴露了该组织反人类、反社会和反宗教的本质。

第四，与境外恐怖组织沆瀣一气。 “博科圣地”兴起初期曾效仿塔利班，被称为

“尼日利亚塔利班”，后又与“基地”组织相互勾连。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博科圣地”头目阿

布巴卡尔·谢考②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

国西非省”。 一方面，“博科圣地”的效忠有利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势力范围进一步

扩张至西非地区，同时也可借用“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极端分子加入

“博科圣地”；另一方面，鉴于“伊斯兰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打击对象，谋求借

助这一组织“出头”的“博科圣地”可能比先前更加受到国际力量的关注和军事打

击。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尼日利亚打击“博科圣地”更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三、 尼日利亚应对“博科圣地”的策略选择

对尼日利亚而言，伊斯兰极端势力虽不是新问题，但联邦政府特别是乔纳森政

府的应对措施仍显得经验不足。 除传统应对措施外，尼日利亚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

的态度是决定该国打击“博科圣地”成效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国际社会转变了对尼

政府反恐的态度，这为该国政府寻求国际反恐合作提供了可能。
（一） 乔纳森政府的应对

乔纳森是在尼日利亚前总统亚拉杜瓦任内病故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的，并在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获得连任。 大选期间，尼日利亚国内民族宗教矛盾被人为放大，并被

“博科圣地”加以利用，鼓吹穆斯林反对基督徒担任总统，该组织在大选期间频繁制

造恐袭事件进行施压。 身为基督徒的乔纳森面临的压力陡然上升，其连任后出台多

项措施来打击国内极端势力。
第一，实行紧急状态。 ２０１１ 年圣诞节期间，“博科圣地”在北部数州制造了一

系列爆炸袭击事件。 几天后，乔纳森宣布受袭的 ４ 个州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关闭其

边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博科圣地”宣布对博尔诺州的多起重大袭击事件负责，乔纳

森随即宣布北部博尔诺州、约贝州和阿达马瓦州进入紧急状态，并要求军方增派

兵力进驻当地维护社会秩序。 后续事态发展表明，紧急状态的实施虽未能有效遏

·８６·

①

②

③

《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部“屠城” 已杀两千余人》，人民网，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１１０ ／ ｃ１０１１⁃２６３６０４２４．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穆罕默德·优素福 ２００９ 年死后“博科圣地”内部爆发了争夺领导权的血腥内斗，最后阿布巴卡尔·谢

考胜出，成为新的头目。
徐超：《“博科圣地” 宣布效忠 ＩＳ：不论荣辱 听从指挥》，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３ ／ ０９ ／ ｃ＿１２７５５７３３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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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博科圣地”在当地的暴恐行动，但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势力向北部其他州和南

部扩散。
第二，开展军事清剿。 ２０１２ 年伊始，尼日利亚副总统桑博召集北部 １９ 个州州长

举行会议，宣布对“博科圣地”进行军事打击，并重新任命国家警察总监，加强警察系

统改革，增强防范恐怖袭击的能力。 同年 ９ 月，联合特遣部队、国家安全局和警察在

卡诺州、阿达马瓦州和约贝州共同实施了针对“博科圣地”的“恢复秩序行动”，对恐

怖分子进行清剿，取得一定成效。 此后，军方一直保持着对“博科圣地”的清剿行动。
但是，２０１４ 年“博科圣地”劫持 ２００ 多女学生后，军方虽大兵压境，却不敢草率行事。
人质危机使得民众对军方的不满和失望与日俱增。 客观地讲，尼日利亚军事实力在

西非是最强的，其在非洲维和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国内反恐方面却表现

平平。
第三，寻求欧美支持。 人质危机使得尼日利亚政府不得不请求外部施援。 由于

历史原因，尼日利亚周边邻国均为法语国家。 无奈之余，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只得

请求法国出面召开安全峰会。 出于保护在非利益并向外界展示在西非的传统影响

力，法国欣然同意。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尼日利亚及其邻国元首，
以及英国、美国等国和联合国代表赴巴黎参加尼日利亚安全问题峰会。 此次峰会的

主要成果包括：提高情报共享、建立预警和边境控制、在危险地区建立安全—防卫机

制、在乍得湖周边加强军事存在等。 巴黎峰会开启了西非联合反恐的序幕。 但奥朗

德表示法国不会部署地面部队，表明法国只扮演协调者角色，解决“博科圣地”问题

仍需要依靠尼日利亚及其邻国的共同努力。 美、英也只派遣了军事专家和情报专

家，美国还以尼军方存在违反人权的行为由拒绝向尼出售武器，甚至不允许盟国以

色列向尼出口同款武器，导致美尼关系一度不睦。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只是有限参

与尼日利亚政府的反恐行动。
（二） 布哈里政府的举措

布哈里就任总统后，尼日利亚国内外对其期望颇高，希望本届政府能尽早清除

恐怖主义，推进反腐进程，为国家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和条件。 在反恐方面，布哈里

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和措施。
第一，强硬表态，鼓舞士气。 布哈里出身行伍，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曾担任过军政

权首脑，素以严厉、铁腕、信念坚定著称。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布哈里曾先

后三次竞选总统，但均告失败。 ２０１５ 年，布哈里再次参选，提出“我们终将战胜

‘博科圣地’”的竞选口号，布哈里及其领导的全体进步大会党在多个场合高调表

示要根除“博科圣地”。 在同年 ５ 月 ２９ 日的就职演说中，布哈里宣布要在 ２０１５ 年

年底击败“博科圣地”。 在 ２０１６ 年新年致辞中，布哈里再次强调把恐怖分子彻底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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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的决心①，旨在通过鼓舞士气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第二，前移反恐中心，织密反恐大网。 在布哈里之前，尼日利亚政府的反恐指挥

中心设在首都阿布贾。 在交通、通讯等后勤尚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尼日利亚，将反

恐指挥中心设在离主战场较远的阿布贾显然存在缺陷。 尼民众经常抱怨政府反应

迟缓，出师不利的军人也指责长官躲在安全处，让他们去前线充当炮灰。 布哈里戎

马一生，深谙排兵布阵之道，因此他在就职演讲中指示军方将军事指挥和控制中心

前移至“博科圣地”的起源地迈杜古里。 这一策略调整对于鼓舞士气、提升战斗力和

反应速度、安抚东北地区民众恐慌情绪十分必要。
为进一步织密反恐大网，布哈里就职后首次出访即选择邻国尼日尔和乍得。 在

与两国元首的会晤中，布哈里重申尼日利亚政府彻底剿灭“博科圣地”的立场，并感

谢两国收留尼难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初，尼日利亚与邻国国防总参谋长齐聚阿布贾，共
商打击“博科圣地”之策。 ６ 月 １１ 日，布哈里主持召开了乍得湖盆地委员会领导人会

议，会议决定组建多国联合部队，由尼日利亚军官任总指挥，总部设在乍得首都恩贾

梅纳，各国部队计划于 ７ 月底部署到位。 会议还决定投入资金改善受“博科圣地”影
响而不断恶化的地区环境，发展当地经济。 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有效地端掉了“博科

圣地”的老巢。 即便“博科圣地”退至北部森林地带，联军的日常训练和行动仍能对

它形成很强的威慑力。 此次地区合作反恐受到尼日利亚国内、次区域和全球的普遍

好评。②

第三，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为修补与尼日利亚的关系，西方国家在布哈里获胜

后转变了对尼的态度。 布哈里就职前，七国集团就曾邀请布哈里参会，主动向尼示

好。 布哈里上台后，美国决定派工作组赴阿布贾帮助尼政府反恐。 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政府也表示将加大对尼反恐的支持力度，并决定向尼日利亚出售战斗机等先进

武器。 总的说来，西方国家对尼反恐的支援仍停留在提供武器装备、资金支持和情

报援助的层面，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不大。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第 ２５ 届非盟峰会期间，布哈里应邀主持

了“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会议”，并同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晤，进一

步落实此前达成的反恐协议。 布哈里重申“博科圣地”已成为地区性问题，对尼日利

亚及其邻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恐怖主义、局势动荡、贫穷、青年失业、欠发展等问题威

胁着整个非洲大陆。 他强调，打击“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和“伊斯兰马格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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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Ａｚｉｋ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ｒｕｎｋ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Ｉ ｋｎｏｗ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ｓ Ａｒｅ ｉｎ
Ｐａｉｎｓ，”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ｎｇｒ．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ｎｅｗ⁃ｙｅａｒ⁃ｍｅｓｓａｇｅ⁃ｉ⁃ｋｎｏｗ⁃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ｓ⁃
ａｒｅ⁃ｉｎ⁃ｐａｉｎｓ⁃ｂｕｈａｒｉ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 日。

Ｊｏｓｈｕａ Ｏｌｕｓｅｇｕｎ Ｂｏｌａｒｉｎｗ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９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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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不仅需要当事国、地区组

织开展合作，还需要非盟等政府间组织的支持。

四、 尼日利亚政府反恐成效及前景

尼日利亚反恐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打击“博科圣地”的成效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尼日利亚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民生问题的解决。 在具体的反恐

措施中，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去极端化措施，对尼日利亚而言是一个新课题。

（一） 打击“博科圣地”的成效

２０１５ 年底，布哈里宣布他已实现竞选诺言，“博科圣地”已在技术层面被打败。

这表明，尼政府的反恐策略取得了成效。
首先，“博科圣地”整体上失去了其宣称的“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控制区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博科圣地”头目谢考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该组织当时

占据了北部大片领土。 随着多国联合部队的有效打击，“博科圣地”节节败退。 尼日

利亚军方还除掉了“博科圣地”领导层中的多位关键人物，总体上切断了其与“伊斯

兰国”组织的联系。 “博科圣地”发布视频的频率也较以往有所降低。①

其次，尼日利亚东北重镇迈杜古里受大规模恐袭风险降低。 迈杜古里是博尔诺

州首府和最大城市，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市内也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居住。 人

口结构导致当地易爆发教派冲突，历史上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曾多次爆发冲突，“博
科圣地”与多国部队在当地也曾爆发多次激战。 迈杜古里及周边地区是“博科圣地”
活动的重心，恢复当地社会稳定对反恐行动意义重大。

２０１６ 年以来，“博科圣地”袭击的频度和烈度大幅下降。 《２０１７ 年全球恐怖主义

指数》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６ 年因“博科圣地”恐怖袭击死亡人数较 ２０１５ 年下降了

８０％，２０１６ 年全球最严重的 ２０ 起恐怖袭击中，只有一起是“博科圣地”发动的。②但

“博科圣地”的危险性仍不容忽视。 ２０１７ 年，“博科圣地”多采用以零星的“独狼”式
袭击手段，袭击目标除普通民众外，还包括向东北三州运送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的联合国车队，造成了大量救援物资损失。 在尼日利亚军方的持续围剿下，“博科圣

地”核心力量已收到重创，导致该组织开始利用女童进行自杀式袭击来扩大恐怖效

·１７·

①

②

Ｊａｃｏｂ Ｚｅｎｎ，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Ｉｓ Ｎｏｔ ‘Ｄｅｆｅａｔｅｄ’ ｂｕｔ Ｂｕｈａｒ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０５ ／ ｂｏｋｏ⁃ｈａｒａｍ⁃ｉｓ⁃ｎｏｔ⁃ｄｅｆｅａｔｅｄ⁃ｂｕｔ⁃ｂｕｈａｒｉ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ｐ． ４， １３， ｈｔｔｐ： ／ ／ 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ｏｒｇ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７⁃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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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 １～８ 月，８３ 名儿童被“博
科圣地”用作人体炸弹，其中 ５５ 名是 １５ 岁以下的女童。①

尼日利亚军方在反恐行动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现和平并非易事，当前仍有

２００ 名遭“博科圣地”绑架的女学生下落不明，②东北部重建任务艰巨，大量流离失所

的难民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 与此同时，“博科圣地”成员不时改头换面，混迹于难

民营中，伺机作乱。 该组织还改变策略，转而对“软目标”发动袭击；化整为零，四处

藏匿；多使用女性，特别是女童和携带婴儿的妇女从事自杀式袭击。 尼政府和军方

虽多次宣称击败“博科圣地”，但 ２０１８ 年以来该组织的恐袭活动出现了一定反弹，２
月下旬“博科圣地”袭击了东北部约贝州一所女子科技学院，导致 １１０ 名女学生下落

不明。③ 布哈里总统宣布该起绑架案为“国家灾难”，要求军方加大打击“博科圣地”
的力度。④ 除军事打击外，尼日利亚政府也开始同“博科圣地”展开谈判，要求该组织

尽早释放遭绑架的人质（特别是女学生）。 据尼日利亚媒体 ３ 月 ２１ 日报道，遭绑架

的女孩已经获释，但是否所有的 １１０ 名女生都已获释还不得而知。⑤

（二） 应对“博科圣地”问题的前景

从长远看，要根除“博科圣地”等恐怖主义势力，尼日利亚政府和国际社会仍需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
一是继续保持军事打击力度。 当前，“博科圣地”与军方大规模对抗的可能性较

低，但该组织仍具有在局地制造恐袭的能力。 随着“博科圣地”成员可能向边界地区

流窜隐匿，多国联合部队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尼日利亚军方已决定继续加强在

北部的驻军，对恐怖分子施加武力威慑。
二是着力解决社会突出问题。 尼日利亚北部靠近萨赫勒地带自然条件差，发展

缓慢，社会问题突出，“博科圣地”在此肆虐多年，破坏力惊人，导致当地生活环境进

一步恶化。 目前，尼日利亚东北部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饥荒，数百万民众亟

需国际社会的救援。 加大资金投入，帮助难民渡过难关和重建家园，恢复经济和生

态已成为尼日利亚政府的首要任务。 尼政府已表示要解决乍得湖面临的生态环境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谴责博科圣地利用儿童制造自杀式爆炸》，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经商处网站，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 ／ ／ ｎｉｇｅｒｉａ．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８ ／ ２０１７０８０２６３１９２３． 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博科圣地”绑架了 ２７６ 名女学生，后有 ５０ 多人逃出；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该组织释放了

２１ 名学生；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该组织再次释放 ８２ 名人质。 据此推算，目前仍有 １２０ 多名女生下落不明。
李凉：《尼日利亚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第 ２１ 版。
“Ｂｕｈａｒｉ Ｓｐｅａｋｓ ｏｎ Ａｂｄｕｃｔｅｄ Ｄａｐｃｈｉ Ｓｃｈｏｏｌｇｉｒｌｓ —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Ｔｉｍｅ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Ｔｉｍｅ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ｍｉｕｍｔｉｍｅｓｎ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 ／ ２５９６９３⁃ｂｕｈａｒｉ⁃ｓｐｅａｋｓ⁃ａｂｄｕｃｔｅｄ⁃ｄａｐｃｈｉ⁃
ｓｃｈｏｏｌｇｉｒｌ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Ａｂｄｕｌｋａｒｅｅｍ Ｈａｒｕｎａ，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Ｄａｐｃｈｉ Ｓｃｈｏｏｌｇｉｒｌｓ Ｆｒｅｅｄ，”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８０３２１０１９６．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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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同时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来改善民众赖以生存的水资源问题。
三是加强宗教去极端化工作力度。 “博科圣地”利用伊斯兰教宣扬宗教极端思

想，发展出一套兼具狂热性和暴力性的宗教话语，蛊惑并动员普通群众加入极端组

织。 宗教极端主义并不必然演变成恐怖主义，但是各种恐怖主义的背后大多有宗教

极端主义作为思想支撑。① 从预防角度看，宗教去极端化工作的重要意义甚至要超

过军事打击的意义。
四是加强地区和国际反恐合作。 “博科圣地”从清真寺起家，由点到面，宣布“建

国”②，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凸显了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地区化与国际化并重的趋

势。 因此，尼日利亚打击“博科圣地”，在国内层面需要联邦政府的努力、南北地区和

北部诸州之间开展协调合作，在地区层面需要尼与邻国西非共同体成员国以及非盟

成员国之间开展务实合作，国际层面需要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和开展反恐

合作。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博科圣地”的兴起与尼日利亚特殊的民族－宗教－地缘生态密不可

分，它的异化则说明，民族宗教问题极易被极端势力所操纵，成为谋取个人或帮派利

益的幌子，极具欺骗性。 “博科圣地”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充分暴露了其反人类、反
宗教的本来面目。 尼日利亚的应对措施总体而言比较有效，“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

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 但事实证明，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组织较普通恐怖组织

更具欺骗性、蛊惑性、国际性和破坏力，打击此类恐怖组织的行动也更具长期性和复

杂性。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对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任重而道远，对民族国

家构建程度不高、社会分化严重、经济社会矛盾突出的尼日利亚来说更是如此。 未

来，尼日利亚应着力解决国家发展问题，构建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用经济社会的协

调发展来构筑抵御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的防线。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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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叶小文：《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博科圣地”头目谢考宣布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小镇果扎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


